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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与文体风范

陈文新

摘 要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主要包括七种类型：杂录类，如欧阳修《归田录》、王

辟之《渑水燕谈录》、陆游《老学庵笔记》；丛谈类，如沈括《梦溪笔谈》、庄绰《鸡肋编》；小品类，

如苏轼《东坡志林》；“笑林”类，如高怿《群居解颐》、吕居仁《轩渠录》；“世说”类，如王谠《唐语

林》；风土类，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恩怨类，如魏泰《东轩笔录》。虽种类

繁多，却有大体一致的文体风范：在题材上广泛涉及百姓日用、民俗淳浇、风土人情，在趣味

上偏于掌故、谈资或秘闻，在表达上平易亲切，技巧和藻饰的痕迹趋于消泯。它与现代意义

的小说差异甚大，反倒近于掌故类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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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包括笔记小说（子部小说）和传奇小说，而笔记小说又主要包括轶事（志人）和

志怪。宋代志怪小说未脱前人窠臼，不能与魏晋志怪相提并论，传奇小说亦成就不高，难望唐人传奇项

背，惟有轶事小说，“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

其“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1］（P186）。

宋代轶事小说的兴盛，与一代知识精英对掌故的偏爱直接相关。清人赵翼留意到一个现象：宋人撰

写的史书均有前人所撰史书为蓝本，如《新唐书》以《旧唐书》为蓝本，《新五代史》以《旧五代史》为蓝本，

多所增删，而增入掌故是其特点之一：“新书（《新唐书》）之增于《旧书》（《旧唐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

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2］（P358）《廿二

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罗列了数十个例子，几乎全是掌故，如：“《李贺传》，（增）每日出

游，使童奴背古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儿呕出心肝乃已。’”“《胡证传》，（增）裴度未显

时，饮酒店，为武士所窘。证突入座上豪饮，取铁灯檠，手合其跗，谓诸人曰：‘我欲为令，不遵者以此击

之。’众叩头请去，度乃得免。”［2］（P369-370）与此相映成趣，宋代知识精英在涉猎唐人传奇时，也常常化

故事为掌故，改变了其美感指向。如苏轼《仇池笔记》载：“退之诗曰：‘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

‘酒有郢之富水（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不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云：‘闻道

云安曲米春。’裴铏作《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3］（P210）由此一例可见，东坡是

读过裴铏《传奇》的，然而他所留意的并非其奇异的故事，倒是松醪春酒名。宋代知识精英对掌故的这种

浓厚兴趣，正是轶事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笔记”归入“散文”而不是归入

“小说”，理由是“作为文体名的‘笔记’与几种相互联系的散文形式有关，如随笔、笔谈、札记、杂抄、丛谈、

丛札等”［4］（P61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轶事小说与掌故的关联。

轶事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南北朝，其代表作即大名鼎鼎的《世说新语》，宋代是其第二个高峰期。

相较于《世说新语》，宋代轶事小说所确立的文体风范在明清两代更具典范意义，其小说史地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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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一、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

宋代轶事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宋初作者主要是一些五代旧臣，小说内容重在追述唐五代

故事，如郑文宝《南唐近事》、张洎《贾氏谈录》。仁宗以后，开始转向对本朝轶闻的记录，轶事小说创作进

入高潮期，欧阳修《归田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等是较早出现的优秀作品。尔后作者云起，各种专题

的轶事小说陆续问世，或专记师友之间的谈论，如苏轼《东坡志林》、李廌《师友谈记》；或专记岁时风土，

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或以“世说”体编辑旧文，如王谠《唐语林》、

孔平仲《续世说》，云蒸霞蔚，极为壮观。大体说来，其文本形态可分为七类：杂录类；丛谈类；小品类；“笑

林”类；“世说”类；风土类；恩怨类。

杂录型题材广泛，既有朝廷轶事，又有士大夫日常言行，多得之作者亲身见闻，读来可信而且亲切。

其中较为出色的有北宋欧阳修《归田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和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欧阳修的古文与唐代韩愈相比，有一个显著差异，即由论道转向抒怀。韩愈虽然也重视抒怀，却总

是拿论道来遮盖这一旨趣，其《原道》《师说》《杂说》等均为载道而兼抒怀之作。欧阳修才坦然走上了以

古文抒怀的路子，其《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抒写人生感慨，感人至深。伴随着这一转变，欧阳修的古

文以情韵见长，委婉畅达，有些已近于明人小品，如《六一居士传》等。拿欧阳修的古文与他的《归田录》

对读，不难找到两者之间的衔接处：欧阳修对掌故怀有一种深切而又朴实的眷恋。

《渑水燕谈录》的素材得之于“谈议”，尽管作者未尝有意虚构，但有些故事显然并非实有其事。卷六

《先兆》记冯当世少孤，梦中被呼为冯侍中，后果然应验，迹近志怪；就连卷九《杂录》记卢多逊挨骂恐怕也

出于想象：因为卢多逊南迁途中挨骂，这事他自己不会告诉外人，而骂他的老妪又不知道其人便是卢多

逊，谁是见证人？不过，人们普遍憎恨卢多逊，就虚构逻辑而言，倒是合情合理的。

陆游天性幽默，无论是品文论诗，还是考订俗语，或是记录时事，都注重其喜剧意味。与读者进行轻

松幽默的智力游戏，或将无价值的把戏拆给人看，在陆游是感到舒畅愉快的。其中精彩片段甚多，如卷

一“东坡食汤饼”写苏轼的旷达性情，卷六“李白识度甚浅”讨论李白的诗，卷八“白席”写民俗，卷九“不求

闻达”讽刺表里不一或名实不符，记人不求传神，记事不穷考据，但逸笔草草，自饶风趣，体现出陆游的诗

人气质和清明理性。有些话题，近于书斋中的学问，陆游也能写得风姿俊爽，如卷八“风尚”：当人们崇尚

“《选》学”时，对于自然景物不肯明白道出，偏要将草称为“王孙”，将梅称为“驿使”，将月称为“望舒”，将

山水称为“清晖”；谁不这样写，谁就别想在考试中获隽。而当人们崇尚三苏时，那种策士的风格又为人

竞相仿效，以至出现了这样的俗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风尚”一则充分显示了时俗的

力量，时髦的力量，风尚的力量。《老学庵笔记》在杂录型轶事小说中是格外出色的一种。

“丛谈”即“丛著”，指记事与考证并重的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庄绰《鸡肋编》等，其中的记事部分

可视为轶事小说。

沈括在北宋以学问渊博著称，掌故、时政、天文、方志、律历、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梦溪笔谈》共九

百余条，分十七目，所涉既广，见解亦精。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曾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将《梦溪笔谈》

的内容分为“人事资料”“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三大类，依次为二百七十条、二百零七条、一百零七条；各

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如“自然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学及历法”“气象学”“地质学及矿物学”等十五子目，

依次为十一条、十九条、十八条、十七条等。于此可见其学术价值。

沈括在自序中说，他写《梦溪笔谈》，本“无意于言”，即不想端着架子写作。所以，虽然这部书广泛涉

及科技材料，也有若干片段可视为考据文字，有些记叙又与事功相关，但绝没有正襟危坐的学究气，也无

刻意的庄重矜持，更不像唐传奇那样把什么都渲染得异乎寻常。其记叙确如友朋相对，平易亲切。

《鸡肋编》的体例与《梦溪笔谈》相近，考据的详审虽稍逊于沈括，记事诸条则自具面目，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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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绰的强项有二：其一，庄绰长期任州郡官，奔走南北，故《鸡肋编》多记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小小轶闻，

本乡本土的人看了自是倍感亲切，他乡他土的人也会为其异乡风味所吸引。如卷上所记各地岁时习俗。

其二，庄绰的父亲，元祐前后曾与苏轼、米芾、黄庭坚诸人交往，故庄绰闻见广博，所记可与史传相参证；

有的笑话发人深省，如卷中所记自讳其名的种种情形。

苏轼《东坡志林》在记事中述怀抒感，真切呈现了苏轼的性情，其魅力在于那种绰约天然的小品风

致。深受禅宗思想熏陶的苏轼，珍视自身的生命存在，努力超越种种窘迫和限制，以获取生活的乐趣和

精神自由。中国古代文人命运坎坷的极多，但像苏轼这样超然于得失之外的极少。千百年来，苏轼的魅

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刚直不屈的风节，更景仰其心灵世界的洒脱飘逸。中国文人

的内心里大都有着属于个人心灵的一片精神绿洲，正是苏轼的后一方面，使他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

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关系。

一面是飘逸，一面则是深情：在回忆中，在思念中，苏轼对朋友，对兄弟，对师长，对故乡，总是怀着富

于哲理而又深挚的感情。“不思量，自难忘”［5］（P141），这样的话寻常人哪能说得出来？卷一《记游松江》

就表达出一种似淡实浓、似浅实深的情愫：其叙述突出了“当年只道是寻常”这样一种感受，而当一切都

成为回忆，岁月的流逝不仅增加了人生的苍凉感，也使往事更值得珍视。卷一《忆王子立》《黎檬子》等同

样是深情不能自已的回忆。

自邯郸淳《笑林》问世之后，代有仿作。隋有侯白《启颜录》，唐有朱揆《谐噱录》，虽不绝如缕，但始终

未能形成较大声势。至宋代，笑话创作开始走向兴盛，品种较多，并形成了两种风格类型：一种以《艾子

杂说》为代表，继承和发扬了“优孟衣冠”的讽世传统，为笑话注入了新的活力；一种仍然遵循《笑林》轨

辙，包括高怿《群居解颐》、吕居仁《轩渠录》、天和子《善谑录》等，以单纯的笑话为主。

宋代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如孔平仲《续世说》、王谠《唐语林》和李垕《南北史续世说》等，多摭

拾旧闻，成就不高，但作为轶事小说的一种类型，承先启后，仍有其小说史意义。其中《唐语林》相对出色

一些。

《唐语林》所选用的书，大体限于杂史、杂传记、故事、小说的范围，即非正史；这几类著作，注重情趣

而不太注重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从这些书中取材的《唐语林》更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意趣。如卷六记韩愈

二妾，表现了这位唐代古文大家生活上的另一侧面，宋代文人为了维护韩愈的形象，纷纷攻击这条记载，

极力否定其真实性，但近代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确信这条记载如实而具体地写出了韩文公的为人［6］

（P266）。

《唐语林》存在一些硬伤。如卷三第三百四十一条引《大唐新语》，“突厥阿史那忠节”本为一人，王谠

却在“忠节”前加上“与”字，把一人变成了两人。这些硬伤影响了《唐语林》的声誉。

宋代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几种专记当时都市生活与风俗习尚的轶事小说，如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等，在岁时风俗之外，

兼及游观之盛、娱乐之资，实为中国古代都市文学之滥觞。其中，周密的成就较为可观。

周密写《武林旧事》，其自序称欲“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孟元老《梦华》而近雅”［7］（P143）。吕希哲

《岁时杂记》今已不存，“然周必大《平园集》尚载其序，称其‘上元一门，多至五十余条’，不为不富”［8］

（P626），而周密还以为不够详细，则《武林旧事》之赅备可以想见。清鲍廷博跋《武林旧事》，也称道说：

“南宋遗老周公谨氏入元后，追忆乾、淳旧事，撰述此书，凡朝廷典礼、山川风俗，与夫市肆节物、教坊乐

部，无不备载，而于孝庙奉亲之事，尤致意焉。武林征掌故者，多就取材。”［7］（P210）

除了《武林旧事》外，其他几部记叙都市生活的笔记亦各具风采。《东京梦华录》又名《华胥梦觉》，书

中对汴京内外城规模、河道桥梁分布、宫内门户殿阁坐落及各种商店、货摊、食品、酒楼、夜市和风土习俗

等都有记载，反映出北宋城市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达。涉及宋代典章制度和讲唱文学的内容亦有资料

价值。《都城纪胜》等写的全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情形，记载临安街坊店铺、园林建筑等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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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瓦舍众伎”部分对杂剧、诸宫调、傀儡戏、说话等新兴民间艺术有所介绍。《梦粱录》广泛涉及临安

的风俗、建置、物产等，第二十卷“妓乐”“百戏伎艺”“角抵”“小说讲经”等记载了当时民间游艺、杂技、戏

曲、口头文学的繁盛状况。《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各种游艺活动，为后世研究宋代城市

文化生活与民间技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宋代党争剧烈，部分笔记叙事论人，亦存有门户之见，如刘延世《孙公谈圃》、叶梦得《避暑录话》等；

发泄个人恩怨的作品，如魏泰《东轩笔录》，也可归入这一类型。

轶事小说重在以稳健的人生态度记录生活的雪泥鸿爪，用以发泄个人恩怨，表达门户之见，并不合

适，也不会得到读者尊重。比如魏泰，他为了泄愤，假梅尧臣之名作《碧云騢》，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

子。连文德颇受诟病的叶梦得也在《避暑录话》卷二中鄙薄他说：“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

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

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

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

诸公，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

也。”［9］（P2613）清代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也以此为戒，提出了“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

《周秦行纪》”的写作准则［10］（P562）。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丰富多样，以上的分类评述，不免挂一漏万。其分类标准，也未能统一，如

杂录类、丛谈类、“世说”类以体制为分类依据；风土类以题材为分类依据；恩怨类以作品倾向为分类依

据。不过，标准虽不统一，这样的大体分类，对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握宋代轶事小说，仍是有帮助的。

二、宋代轶事小说的文体风范

文体包括了两个互相关联而又有所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指体裁规范以及由于体裁的规定性而

导致的风格约束，第二个层面指作家风格，即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在其作品中的体现。本文所说的文

体，侧重于第一个层面。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体风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偏重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建立了一套

自成体系的叙事规则。

（一）对掌故、谈资或秘闻的关注

说到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不能不留意唐宋两代知识精英的气质差异。宋代知识精英多

政治家、哲学家：仕途得意而显于庙堂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欧阳修、王安石、范成大、辛弃疾等；哲学

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在社会生活中也享有崇高地位。唐代知识精英的

境遇则差了许多：诗做得好，又热心于立身魏阙，却不免于啼饥号寒者，大有人在，李白、杜甫都属于这一

类；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等，一生事业惟注疏，不免局促。唐宋知识精英的境遇之别，强化了他

们各自的气质：唐代知识精英爱像少年似的夸大其词，老成如杜甫，也对神仙和游侠表现出热烈的兴趣；

宋代知识精英则多对生活保持相当的冷静，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如果过于热情、单纯，也许会被人视为缺

乏相应的涵养、能力。

激情、才气与想象，一部分化为了诗，一部分化为了传奇小说；智慧、冷静与学识，一部分写成了史、

论，一部分写成了笔记。与唐人传奇偏于“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有别，宋代轶事小说却倾向于把掌故轶

闻抹上一层优雅的韵致：前者热烈而不避偏激，后者平和而力求中庸：对情爱，对生命力，二者的处理方

式均有显著差异。

风光旖旎的情爱是唐人传奇的主干题材之一。“进士及第之后，释褐即拜清紧。十数年间，穿红衣

紫。挤身燕瘦环肥之间，徜徉酒池肉林之内。时当元和中兴之际，于是情爱小说、娼妓小说，大为兴盛起

来。像缠绵凄婉的《霍小玉传》、香艳曲折的《李娃传》、妖艳纤秾的《莺莺传》、节廉尚义的《杨娼传》，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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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这个时期。其他如《李章武传》《飞烟传》《长恨歌传》等，也都绰有情致，凄婉欲绝。文中又杂以哀艳

的诗歌，如《长恨歌》，更是千古绝唱，令人激赏。”［11］（P117-118）

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情爱被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应该说，大部分轶事小说作家对情爱的态度都绝不

迂腐，绝无道学气。比如范公偁《过庭录》“刘贡父”一则，调侃中仍含欣赏之意。其他如张端《贵耳集》记

某教授狎官妓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记严蕊事等，都印证了作者的通达。

但宋代轶事小说的情爱叙述毕竟大别于唐人传奇。其一，情爱仅被视为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它不

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他侧面。欧阳修、苏轼、沈括、陆游、周密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

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情爱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面对唐人传

奇中连篇累牍的“佳话”，他们也许感到腻味，感到轻重失当，感到气力花得不是地方。所以，“佳话”在宋

代轶事小说中分量极轻，只能偶然见到；而唐代裴铏的《传奇》，31篇中就有十来篇以情爱为主或涉及男

女情爱。宋代轶事小说作家更关心百姓日用、风土人情，种种掌故、谈资或秘闻，都在他们留意的范围之

内。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宋代轶事小说的态度是适中的，对于那些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即将步入

中年或已是中年的人，对于那些将要扮演重要人生角色的年轻人，这种分寸感有助于生活的正常运行。

如果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也许在于这些作品习以为常地流露出一种近乎立法者的优越感和对于利害

关系的过多权衡。这些承担过或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饱经沧桑并具有学者气质的知识精英，常

在不知不觉间以导师或长者自居。

其二，情爱仅被视为常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并不神秘，没有什么了不得。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

就不必过分渲染，以至离生活的朴素面貌太远。以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营妓比海棠绝句”为例［12］

（P2419）：东坡喜不喜欢李琪呢？当然喜欢。但这只是一种理性而平静的喜欢。比起唐传奇《李娃传》荥

阳郑生等人的热烈向慕，也许有人感到力度不够。然而这倒是生活的真面目。雪泥鸿爪，萍水相逢，人

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次动人情怀的两相邂逅：一片风景，一色清玩，一位新相知，来了，又去了。生活本身

就是如此。以理性而平静的爱去回应生活，才不会缠绵于某种情感之中，不可自拔。

唐人传奇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奔放不羁，侠偏于“狂”，隐偏于“狷”，而无论是“狂”还是

“狷”，都蕴蓄着不同寻常的力度。在唐人传奇中，不难看到一些如苍苍夏木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

不可节制的性格。

宋代轶事小说也不止一次推崇过迈越流俗的言行。但是，由于偏重理性与和谐，其生命力叙述与唐

人传奇的总体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宋代轶事小说突出了日常智慧的重要性。

历史、社会、人生不是由生命力这惟一因素所决定的，人除了生命力之外，他还有较重要的思想，还

有更重要的心灵。诚然，没有生命力便不会有任何成就，但生命力过于奔放不羁，也会造成许多过失，于

己于人都会有所损伤。比较而言，如果说传奇小说侧重于生命力的弘扬，轶事小说则侧重于智慧与伦理

的健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高扬内在智慧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类以标格

相高”［13］（P932）。就著述方式而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轶事小说品格

和形式的讲求，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表达延伸的结果。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

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甚至轶事小说中的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

违，显纰缪”［14］（P41），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代轶事小说同样以表达人生智慧为核心，但已不是魏晋时代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玄学智慧，而是

走向日常生活的有着浓郁掌故意味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15］（P602）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

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

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周密《武林旧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均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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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智慧的一个方面是教读者辨疑。唐代裴铏的《传奇·崔炜》中，一老妪送给崔炜少许越井冈艾，

说是无论何等赘疣，“只一炷”便可痊愈。果然，崔炜凭借它，无往而不成功。裴铏写得奇趣盎然，这就够

了。传奇作家的目的就是以奇警而绚烂的幻象来引起读者的快感，充实我们的心灵。但轶事小说并不

青睐奇幻的想象和虚构，传达健全的物理、人情才是其主要职能。对比着裴铏的传奇小说，可读一下《东

坡志林》卷三《记与欧公语》：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

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

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

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

贪；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

元祐三年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

识之。［16］（P60-61）

“怪事异物说了非不好玩，但这须得如东坡姑妄言之的态度，也自有一种风趣。”［17］（P141）东坡的妙

处在于：他以风趣的言谈益人神智，启发我们用常识或日常理性来评判或推测某些“奇幻”之事究竟有几

分合理性。对于中国民间流行的神秘主义或曰迷信，读点宋代轶事小说，无疑具有矫治的疗效。

其二，宋代轶事小说也会写到生命力的弘扬，但不端架子，力戒虚张声势。

唐人传奇中的“才子”、豪侠，多是“狂生”型的：自负不浅，风度翩翩，一眼看去就让人感到非等闲之

辈。比如裴铏《传奇·崔炜》中的崔炜，“不事家产，多尚豪侠”［18］（P1092）；《韦自东》中的韦自东，勇于暴

虎冯河，“一生济人之急”［18］（P1131）。对于他们任性放浪的做派，作者往往赞赏有加。

而在宋代轶事小说中，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其潜在主角实即笔记作者本人，他们的涵养、

学识、见闻，都转变成了简淡亲切的记叙：从情绪看，闲适优雅构成其主体部分；从风格看，唐人传奇那种

热烈的渲染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极为少见，大都有着发纤秾于简古、纳绚烂于平淡的风味。概括地说，唐

人传奇是对常识、常情、常态的超越，宋代轶事小说则以回归常识、常情、常态为导向。唐人传奇追求气

势，宋代轶事小说则力求平和。

（二）宋代轶事小说的叙事规则

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的品格差异，不仅体现在以不同态度对待常识、常情和常态，也体现在叙

事规则上，其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风度的处理互有不同。

注重回忆是轶事小说带总体特色的倾向，宋代尤为鲜明，若干笔记以“旧闻”“旧事”为名，如朱弁《曲

洧旧闻》、周密《武林旧事》等，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轶事小说描述的是已成过往的空间和时间中的人

物、风俗、社会历史的一鳞半爪，那些他们为之陶醉过的“以往”，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回忆

使事实化为旧梦，迷离而令人怅惘，缥缈而启人遐思。它当然也唤起了读者的某种情绪，或感伤，或欣

慰，或宁静，或幽默，但绝不同于那种置身现场的激烈或热烈。其中充盈着岁月流逝的苍凉感以及经过

时间淘洗的柔和感。

由于是从回忆的角度叙述事件，轶事小说通常不用惊人之笔。而传奇作家由于逼视故事中的生活，

不免口若悬河、神情夸张，力求用热烈的传奇色彩吸引读者。两者的这种差异，在处理同一类型的题材

时显得格外清晰。比如唐代传奇《原化记·崔尉子》（《太平广记》一二一）与宋代轶事小说《鸡肋编》卷下

“淮阴节妇”，故事属同一类型，讲的是丈夫在途中被坏人所害，妻人亦为坏人强占，若干年后，冤案大白，

坏人受到惩处。但二者的讲述方式截然不同。“淮阴节妇”的交代平易之至：“余家故书有吕缙叔夏卿文

集，载《淮阴节妇传》云……此书吕氏既无，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记，故叙其大略而已。”［19］

（P4047）凭记忆转述，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粗陈梗概。而《崔尉子》却在细节上着意渲染，追求一种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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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的效果。传奇中出现了一件道具——下襟有火烧孔的衣衫。这是妻子为丈夫缝制的，“初熨之时误

遗火所爇”，丈夫赴任时留给老家的双亲作为纪念。十九年后，丈夫被害十九年了，其妻为坏人强占十九

年了，他的遗腹子也有十八九岁了；其子入京应试，被神灵引至祖父、祖母家，祖父、祖母送给他这件衣

衫；应试归来，衣衫被母亲看见，这才讲出事情真相。在一件道具上花如许充沛的笔墨，可见传奇作家的

兴趣所在了。

关于叙事角度的选择，常常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及其生活，究竟是全知的，还

是有限的了解？

传奇作者总是假定自己是全知的，笔下的人物没有什么隐秘可言。比如北宋秦醇的《赵飞燕别传》，

这样描述赵后与昭仪争宠：“赵后知之，见昭仪益加宠幸，乃具汤浴请帝，既往后宫入浴。后裸体以水沃

帝，愈亲而帝愈不乐，不终浴而去。后泣曰：‘爱在一身，无可奈何。’”［20］（P1068）这样的私密场景，赵后

与“帝”不会告诉他人，作者是怎么知道的？面对这样的质疑，传奇作家不必在意——因为小说中人物的

私生活场景，对传奇作家来说不是秘密，传奇作家有权自由想象并细腻地加以描写。

但轶事小说作者自觉放弃了这一权力。由于并不强作解人，并不一定要充当全知者，所以轶事小说

可以存疑，可以提供多种情节发展的可能性，其叙述因而具有了另一种风味，有时还能启发读者对生活

作更多思考。比如沈括《梦溪笔谈》“神仙二事”：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余之目睹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

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褛，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

数揩而良，及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

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

雪。又正郎萧渤，罢白波辇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银，渤厚礼之。

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服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

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余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

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

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

特幻耳。［21］（P168-169）

石姓黥卒是神仙吗？沈括未下结论，只是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也许是，也许不是，不是的可能性要大

些。笔记作者的存疑，其前提是将读者视为具有同等知识水准和理解能力的朋友，故而不夸饰，不炫耀，

也不将复杂的生活简化为明晰单向的情节。这样的处理，有利于展现生活的复杂性。

关于叙事风度，涉及文体风格等多个方面。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曾说：“才子之笔，务殚心

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所谓“天然”，即“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如空江

水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飙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10］（P455）。卷二四又再次倡导“无笔墨之痕”而

反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10］（P522）。传奇体的《聊斋志异》正是纪昀所谓“才子之笔”，所谓“纵横之

气”“务殚心巧”“努力出棱，有心作态”，不妨视为他对传奇小说的批评；而“妙出天然”“意态自然”“无笔

墨之痕”则可看作纪昀理想的笔记体风范。如果不把纪昀的意见当成价值判断，他的归纳，确实有助于

把握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叙事风度的差异。

宋代轶事小说的写作目的常被表述为“消闲”，比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今且老矣……闲接贤

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

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22］（P1226）欧阳修《归田录·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

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15］（P602）周煇《清波杂志》卷首识语：“煇

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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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009）所谓“消闲”，包含了下述含义：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亲朋好友看的；茶后酒边，聊资谈

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形容笔记为‘随意’或‘任意’方式的写作。”“文风清晰、直接，不引经据典，

没有限制其他正式文体的各种行文措辞上的规范（如句法和字词上的对仗工整）。笔记作者不用这种文

体来炫耀博学。”［24］（P614）这是隐藏了激情的笔墨，虽说墨分五色，却并不绚烂夺目。如果说唐传奇作

家偏爱铺张的美、华艳的美，时常兴高采烈地经营各种意象和情节，努力在每一个局部渲染得淋漓尽致；

轶事小说则悬冲淡简约为风格鹄的：一段隽妙的言谈、一个精彩的细节，而且基本上是客观的记录。说

得更概括一些，也许可以这样描述：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追求描写的绚烂多姿，轶事小说讲究叙事

的简淡妙远；传奇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

三、结语

日常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轶事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这种繁荣于宋代的文体，并非不看

重感情，只是不把感情和可歌可泣、可喜可愕的人与事相对应，而与日常的掌故、谈资或秘闻相对应，只

是不把一种感情独立出来天马行空，而是把它放在家人、朋友、师生等关系中加以打量。一种基于日常

理性与智慧的文体，就这样走向了成熟和鼎盛。它的魅力在于浑涵从容，而它的不足，也许在于缺少那

种一往无前的力度，仿佛诗中的七绝，风神摇曳，却毕竟少了一些宏伟气象。

如果与六朝志怪比较，可以说，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它的“异闻”，而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则

来源于对轶事的“回忆”。对神秘事物的热爱是超感觉的思念故园。一本正经的面容不会像表情丰富的

面容那样使我们陶醉，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像超越日常的事物那样使读者心醉神迷。一些志怪作家如

干宝等对此充满自信，毫不犹豫地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原则。回忆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令人陶然如醉的

温馨：那些已经消逝的人物、风俗、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提起来如旧梦一般轻盈缥缈，而先辈风流经过

岁月流逝的苍凉感的润色，也更令人思慕与怅惘。这正是轶事小说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轶事小说对

先辈风流的思慕与志怪小说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如同古体诗的浑厚与绝句的轻倩

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一样。

如果与唐人传奇比较，可以说，传奇旨在表达对色彩斑斓的想象的渴望，轶事小说却偏于向读者提

供理性的愉悦。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世界，这个神圣不朽的存在，时时刻刻

在赋予人类以生气。一颗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进入活跃状态，便会产生充满诗意的幻想。传奇

小说作家充分体会到审美活动的乐趣，因而热衷于以浓烈的色彩渲染激情，以无穷的不满足追求技巧。

幻想、激情与辞章手法的结合，便是缛艳。轶事小说作家所热爱的，不是想象，而是智慧。智慧的形式化

呈现即对称、秩序和明确性。高尚的愉悦与意义表述的清晰，二者的指向正是简约。所以，几乎没有例

外，从《世说新语》，经由《国史补》《归田录》，直至清代的《今世说》，无不悬简约为艺术鹄的。轶事小说与

传奇小说叙事风度的差异，由此形成：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小说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小说重才

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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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Form and Literary Style of Anecdote
Novels in Song Dynasty

Chen Wenxi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extual form of anecdote novels in Song dynasty consists of seven main types: miscella‐

ny (e.g. Ouyang Xiu's The Book of the Returned Field, Wang Pizhi's Shengshui Yantanlu, Lu You's Jottings

from Laoxue An); series of talks (e.g. Shen Kuo's Dream Pool Essays, Zhuang Chuo's Jilei Bian); essays (e.g.

Su Shi's Dongpo Zhilin); laughing forest type, namely, some famous collections of popular jokes (e.g. Gao

Yi's Qunju Jieyi and Lv Juren's Xuanqu Lu); Shi Shuo type, (e.g. Wang Dang's Tang Yulin); Feng Tu type,

namely, novels conercing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of a place (e. g. Meng Yuanlao's Dongjing

Menghua Lu and Zhou Mi's Old Stories of Wulin); and "gratitude and grudges" (e.g. Wei Tai's Dongxuan Bi‐

lu). Despite the many kinds, these novels share a generally consistent style of writing: in terms of subject mat‐

ter, they cover a wide range of people's daily use, folk customs, and local conditions; in terms of interest, they

favor stories, conversations, or secret stories; in terms of expression, they are easy and reader-friendly, with

little trace of skills or ornamentation. Anecdote novels differ greatly from modern novels and are close to in‐

formal essays.

Key words anecdote novel of Song dynasty；textual form；writing styles；informal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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